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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界

影 评

杂 谈

微 短 剧 作 为

当 下 快 速 增 长 的

内容形态，依靠短

视 频 平 台 为 其 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

水”。加之其创作

周期短、回报率高

等特点，深受制作

机 构 与 观 众 喜

爱 。 市 场 需 求 的

不断增大，使得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开 始

从 事 微 短 剧 行

业。然而，夯实微

短剧的创作根基，

才 能 在 艺 术 质 量

上 有 所 提 升 。 笔

者 就 微 短 剧 创 作

“六感”浅谈一点

感受。

第 一 是 定 位

的 明 确 感 。 首 先

要 明 确 定 位 的 本

质，是创作者与观

众之间迅速达成

的“ 叙 事 契 约 ”。

在微短剧中，此契

约必须在秒级时

间内建立。通俗

来讲就是打磨剧

本 ，需 要 一 个 明

确 的 类 型 定 位 。

这个不管是短剧还是电影，如果混合了太

多剧作元素，没有清晰的类型界定，也就

失去精准的受众分析。诚然在当下创作

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复合类型，比如悬疑加

入情感元素、加入家庭元素；又比如悬疑

类型中，加入刑侦元素，好像很难去界定

它们属于哪种类型，但即使这种复合题

材，也需要以一条主要情节为内核，其他

支线为附属而存在，其本质也是进行了清

晰定位。定位关键是不能什么都写，什么

都要，一定是存在有的放矢，让观众看清

楚主线的情节布局和人物的行动。

第 二 是 画 面 氛 围 感 ，包 括 画 面 、摄

影、声音、造型等内容。画面氛围感决定

了视觉质感。微短剧要在极短时间内抓

住观众、传递情绪，它不仅仅要“画面好

看”，而且要通过视觉元素系统性地营造

一种特定的情绪、风格和感觉，让观众瞬

间被带入故事世界中，使其在无意识中

体 会 角 色 的 感 受 ，从 而 产 生 情 感 共 振 。

因此也说明，摄影指导的重要性，他负责

整个画面的感觉。

第三是人物的清晰感。成功的角色

是一个清晰的符号，以便被瞬间识别。但

为了增加深度，需植入一个关键的“人格

悖论”。这个悖论点，正是角色从“功能符

号”向“拟真人格”跃升的跳板，也是观众

情感投入的锚点。但是要注意，人物的极

致感要符合逻辑，而不是情绪的拼凑。简

单来讲，就是不论什么样的故事人物，他

的行动要符合性格，符合常理。

第四是叙事的节奏感。当下影视行

业，微短剧的节奏可谓亮点频出。显露出

神经—影像被激活的路径，追求前十五秒

效应，每个“情节点”的设置，都类似于一

次“神经点击”，旨在维持观众的注意力和

产生愉悦感。神经—影像的激活是基于

创作者与受众共同推动完成的美学体验。

第五是情绪的代入感。分析微短剧

的“爽感”背后，情节的推进，实质是道德

语法的可视化过程，反派是“恶的代表”，

主角行动是“正义的执行”，结局是“道德

秩序的恢复”。观众的“爽”，源于看到这

套语法被完美实践的满足感。另外，情绪

代入感中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即情节

的纠葛。无论是兄弟姐妹间的纠葛，还是

男女间的纠葛，都能体现创作的吸引力。

情感的纠葛，很容易让观众代入角色视

角，试图领悟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缘由。

第六是传播的共情感。现如今微短

剧成为一种“社交媒介”的工具，特别是短

视频平台的弹幕、评论区、表情包，构成了

一个巨大的“共情空间”。共情是内容的

情感入口，传播是内容的扩散路径。

总 而 言 之 ，微 短 剧 的 创 作 会 受 到 各

种各样的影响，而对于创作者而言，更应

该不断推出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

之作。正如导演饺子所言：“我们相信，

观众不会拒绝有诚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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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甘肃籍导演王晓丰编剧、执导，张

颂文、曾柯琅领衔主演的荒诞喜剧电影《我最

特别的朋友》正式上映。该片在甘肃玉门取景

拍摄，融甘肃方言、地域风情和地方美食于一

体，使观众在笑中带泪的观看体验中得到温暖

慰藉和心灵治愈。

剧情故事：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照亮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是一部充满现实

关怀的电影作品。故事围绕生活失意的老郑

展开。遭遇中年危机的老郑与无处可去的亮

亮相遇，随后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为

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两人一路同行，一段身

份悬殊的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

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这段关系也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考验……影片将镜头对准日常生

活中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以幽默又饱含温情

的方式，探讨现代社会人们如何在友情中找到

理解与安慰。

片中主要人物老郑与亮亮，身份设定既错

位又互补。少年亮亮沉稳而懂事，中年老郑则

天真而单纯，两人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影片叙

事集中于老郑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时间，对他在

生活中的挣扎，对善良的坚守，寻找自己、证明

自己，想好好活一把的追寻，都进行了细腻描

摹，看得观众既笑声不断，又感受到深深的疼

痛与揪心。

在影片结尾，老郑静躺的身影与洁白的雪

原形成强烈反差，既映照出他长久的孤独，也

透露出不息的生命韧性。

“这是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照亮对方，传

递的是一种温暖积极的力量。”王晓丰说。

玉门景观：为小人物境遇注入壮阔底色

“我出生在兰州，在这里生活了 25 年。这

个故事的创作，基于我的生活经验。我相信，

每一位甘肃观众，都能与之产生深切的情感共

鸣。”王晓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兰州的街巷、

风土人情，是他写这个故事的起点。只是，一

次意外的机会，他去了玉门老市区，即刻被那

里独特的气质所吸引，像极了他小时候对兰州

的记忆与感受。于是，影片的取景地就放在了

玉门。

无论是影片前半段手持摄影营造的真实

感、临场感，还是老郑回归理性后画面稳定的

固定镜头……玉门老市区独特的城市风貌并

非单纯为电影提供背景，而是深度参与叙事，

成 为 塑 造 人 物 命 运 与 情 绪 氛 围 感 的 重 要 力

量。那些充满故事感的居民区、老厂房、有着

涂鸦的体育场与风蚀的戈壁呈现出一种近乎

天然布景的年代感和沧桑感。在这样的环境

中，人物的日常举动与情感波动被赋予了更

广阔的背景，人物微小的处境被辽阔土地悄

然放大。

导演善于用镜头捕捉祁连山区的辽阔，人

物被置于画面底端，而天空、戈壁与风声占据

更大的留白，使这片土地在视觉上形成一种宏

阔的压迫感。小人物的生命轨迹在这片土地

上显得格外渺小，却也因此更具真实的重量。

当亮亮带老郑到洞穴中祈福时，二人在戈壁黄

土之上停步回望，在苍茫的外景映衬下，小人

物的坚韧、困顿与挣扎在这片景貌中获得了具

象化表达。

“甘肃酒泉玉门老市区，这是个极好的地

方，我要在这里待一个月，我会发现它的美。”

“1990 年的汽车站和周边几家小店，时间仿佛

停止了。”这些张颂文拍摄期间的随感，也从另

一个角度说明，玉门老市区那种略带沧桑却又

充满生命力的氛围恰好为这个角色提供了完

美的背景板。

淳朴方言：让人物和故事扎根土地

在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里，语言并不只

是一种交流方式，而是一种让人物落地、让故

事扎根的力量。王晓丰介绍，作为本土化表达

的重要载体，主创团队在创作初期就达成共

识，片中主要人物要说甘肃方言，让观众从声

音里感知地方风情和生活温度。

演员曾柯琅是四川人，他在片中塑造的亮

亮细腻又坚韧。谈及如何诠释角色时，他坦

言，第一步肯定是先去了解当地的语言，特别

是掌握了方言中一些特别的说话腔调或技巧

时，这个人物就成功了一半。他在片中的甘肃

口音对白，让观众忍俊不禁，笑声连连。

张颂文饰演的老郑，充分考虑人物身份背

景，他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轻松将甘肃街

巷里的淳朴气息带上银幕。

而电影中的本地角色，则使用更为自然的

本地方言，尤其是一些朴实又诙谐的生活化对

白，引得观众会心大笑，也使人物之间的情感

关系更接地气，更加牵动人心。

美食入镜：甘肃味道成为叙事的情感密码

在影片中甘肃美食并非作为地域标签点

缀画面，而是推动人物关系、释放情绪、串联故

事的重要叙事密码。影片中多场戏份都集中

在老郑的家里或者小饭馆，围绕一碗普通却热

气腾腾的甘肃美食展开，为观众呈现出一种既

真实又有温度的当地人生活肌理。

老郑在一家老面馆里吃牛肉面时，镜头从

拉面师傅手揉的面团，到清亮汤色，蒜苗辣子

落入碗中，再到老郑端着碗在店门口蹲下放松

地大口吃面。这一幕让不少现场观众在电影

院随声应和，这是一种只有在甘肃生活的人才

懂的味觉记忆。导演用这碗牛肉面承接观众

的情感落点，一碗面成为进入人物内心的情绪

转折点，而非简单的生活展示。

另一桥段里，老郑在家教亮亮做臊子面，

聊起彼此的过往。手抻的面条、锅里不断翻滚

的臊子汤，与角色之间逐渐打开的心结相互映

照。这场吃面谈心的戏不仅展现了人物日常

的情感表达方式，也让外地观众理解了甘肃人

在朴实食物间流露出的温情与坚韧。

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戏份——吃炒

羊拨拉。导演刻意保留了小城街区的烟火气，

铁锅被明火烘得嗞嗞作响，桌子上放着杏皮

茶，飘出的香味成为老郑和亮亮和解的开端。

这种以本地食物作为情绪缓冲与心境转变的

叙事方式，让甘肃味道不仅是观看体验，更是

情感触点。

银幕上的甘肃食物不仅让人看到“吃什

么”，更让人感受到“怎么生活”“如何表达情

感”。以美食为线索，影片构建起属于甘肃的

日常情感密码，使本地观众在熟悉的味道中获

得共鸣，也让外地观众看见一种真实、有温度

的西北生活。

正如影评人崔学富所说，电影《我最特别

的朋友》是一首饱含希望的赞美诗。导演用纪

实性的镜头捕捉戈壁小镇的荒凉底色与那些

粗粝、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如蒸腾着热气的

食物，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现实肌理。与此同

时，影片又大胆运用超现实手法，将生命的沉

重与精神的轻盈融为一体。最终，当老郑与亮

亮的故事落下帷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特

别的友谊，更是电影作为人文价值载体所试图

揭示的现实本质。

（王莉 赵安然采访整理）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一部映照现实的温暖喜剧

电影《野果之歌》近日在院线上映。该片

由 青 年 导 演 李 斌 彬 执 导 ，张 谦 、林 恒 担 任 编

剧 ，徐 兆 寿 担 任 艺 术 顾 问 ，杨 华 担 任 艺 术 指

导，赵丽瑾担任总策划，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

院师生参与摄制。

影片讲述了一个农村青年从大城市返乡

又出走的故事。“离乡”和“返乡”在文艺作品

中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叙事中屡

见不鲜且经典众多。“离乡”与“返乡”叙事的

背后，是乡土社会城市化变迁中显性的、坚硬

的、不可逆转的时代车轮与隐秘的、柔软的、

回头张望的个体情感之间的张力。那么，对

成长于“后乡土时代”的这一代青年，在他们

的 视 野 和 镜 头 中 会 如 何 表 达 和 处 理 这 一 题

材，值得探讨。

电影《野果之歌》选择了一种淡化故事冲

突、消解人物成长与刻意隐匿宏大主题的“文

艺片”式叙事策略与表现方式。影片中男主人

公青年陈羽在回乡后与亲人、朋友之间都有交

流，但这些交流都像漂浮于表面的碎片，勾连

不起一个完整的乡居生活图景，也不会产生激

烈的情感碰撞，就连他与乡村女教师程琳之间

的情感戏份都有种梦境式的疏离感。在传统

的经典乡土叙事中，我们会看到各种冲突，包

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

的冲突，作者需要以这些激烈的冲突来表达自

己的艺术理念以及对这一主题蕴含的各种社

会文化、个体情感和群体心理问题的思考，复

杂的冲突体现的其实正是作者内心对乡土复

杂而沉重的感受。而在这部影片中，故事冲突

被淡化，体现的是该片的编导者这一代青年内

心对于乡土的潜意识中“游离”的情感态度，而

这种“游离”感本质上则是源于“90 后”深度乡

土生活的缺失。大部分农村的“90 后”青年都

是早早地离开家乡到城市学习或者工作，导致

他们并未深度参与农村的农业生产，也没有建

立起深度的农村社交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还

未真正地“扎根”农村便已离乡远赴城市，这也

让这一代人的“返乡”显示出与经典乡土叙事

中的“返乡”截然不同的方式。可以说，影片的

这一处理方式虽然让影片的故事性变得平淡，

但却在有意无意间准确地切中了这个时代的

乡土脉搏，并且展现出对离乡与返乡这一传统

题材的新视角、新表达与新思考，其中潜藏着

一种多元化、新的乡土叙事的可能性。

《野果之歌》的声画视听呈现出一种“静水

深流”的古典美学气质，比如晨雾中若隐若现

的牛群，烟雨中的农家院落，竹林覆盖下山上

蜿蜒曲折的公路，以及白天和夜晚都在无休无

止落下的雨，都显示出一种巴山夜雨“欲说还

休”的古典意境。但影片并未停留在这个古典

意境对人物和故事的渲染上，而是在这一意境

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表达和突破，对古典意象

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现代主义艺术处理。也就

是说，该片不是为了表现纯粹的古典主义田园

诗意，也不是借乡村的生态景观来反衬城市化

和工业化，而是试图彰显一个主题：乡土不只

是景观上的乡土，更应该是心理上的乡土，有

情感上深沉的依恋，有对自己是属于乡土的一

部分的发自内心的认可。不论城市文明还是

乡土文明，外在的景观如不能与人的内心发生

交融，这些景观对于个体来讲就都是浮光掠影

而没有实质的意义。

作为“90 后”的青年电影编导，能将镜头

聚焦乡土这一主题的确难能可贵，但该片存

在的一些不足也有必要指出。尤其作为一部

乡 土 题 材 的 院 线 电 影 ，“ 虚 ”的 部 分 太 多 而

“实”的部分太少，也反映出影片的青年编创

者对“乡土”这一厚重语词的社会文化理解还

有待加深。

□ 赵 勇

电影《野果之歌》——

青春光影中的乡土离歌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剧照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海报

电影《野果之歌》剧照


